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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想事成 陪 床
□沈剑峰

透明的米

□徐礼军

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
的生活现象。

一天下班，我骑着共享
单车一路领略大好春光，见路

边花红柳绿，心情大悦，食欲大
增，脑海里居然冒出三个字——

构蒲穗。洛阳人真会吃，竟然喜欢
吃这东西，在老家是无人问津的。

想那丑丑的芽苞，能好吃到哪里？
回到家，爱人已把饭菜端上桌。

我们边吃边聊，忽听到敲门声，开门一
看，是邻居。这位芳邻端来了一大碗蒸

好的构蒲穗，我惊得差点儿没接住碗。天
哪，刚才的胡思乱想，难道被她感知到了？

芳邻蒸的构蒲穗软硬适中、甜咸适度、
清香可口，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由这件小事，我又想到前几天的类似
情况。那一次，我在公交车上听见两个中
年妇女在谈论挖野菜的事儿，说哪儿能挖
到荠荠菜、蒲公英，荠荠菜怎样包饺子才好
吃……我听了就想，要是能吃一顿荠荠菜
饺子，也算没辜负这美好的春天。结果一
进家门，就闻到荠荠菜饺子的独特清香。
那一刻，我简直觉得自己的感觉有神助，笑
称：“知我者，老婆也。”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肚里的馋虫一旦
被勾起，便会吃了这个想那个，吃了荠荠菜饺
子，我竟又联想到蒸白蒿。小时候，母亲做的
蒿子馍，那余味仿佛还唇齿留香。不用说，我
这胡思乱想又变成了现实，餐桌上真的“长
出”了白蒿。

你可能不信，说哪有这么巧？都是瞎
编！虽说大家都叫我“徐编”，但这几件事
绝对不是我编出来的。这么巧的事儿还有
不少呢！比如某一天，我突然想吃浆面条
了，回家一看，爱人居然真的做好了浆面
条，而且是特意跑到涧东路那家有名的浆
坊买来的浆。

我也常常感到奇怪，难道真有心灵感
应？真有“心想事成”这回事儿？受此启发，
我便有意多想美事，比如开车一路绿灯，进
了电梯间发现电梯正好停在一楼，坐公交车
刚好有个座位，猛然想起某个朋友果然就接
到对方的来电或信息，等等。你还别说，很
多时候真的就遂愿了。

你也许会说，这不稀奇，只不过是意念
的力量起了一定作用，加上巧合因素而
已。在心理学上，这叫正向引导。以前看
到这些理论时，没有认真体味，现在心闲
了，不想“大事”了，光想这些生活琐事，竟
发现还有这么多妙趣。

所谓“心想事成”是有理论基础和生活
依据的。你信了，用心去做了，自然会得到
相应的回报。凡有所想，皆为虚妄，那是虚
无主义的说法；凡有所想，皆能如愿，那是
过于天真的说法。但是，建立在正向引导
基础上的“心想事成”，真的不是虚言妄

语。其中的奥妙，
谁试谁知道。

米，是脱光衣服的稻，养活了天下人。
米是好东西。我父亲时常端着碗感

叹。他这辈子经历的饥饿太多了，看见
米，就看见了亲人。

我上学时，家里每星期给我六斤米作
为伙食。不够吃，我就从家里用罐头瓶带
咸萝卜干和炒熟的萝卜叶下饭。

学校的食堂并排放着十几个装满米
饭的大木桶，米粒晶莹剔透，远远地就可
以闻到米香，这种诱人的香味一直伴随着
我的中学时代。

河水浇灌的水稻总是那么饱满、金
黄，米质上乘，入口香甜，带着人情味。

天下有多少米，地上就有多少人。
米，是人间的仙丹，养活了地球。人

类有了米，就有了骨气。米的性格很软，
但它能用养分撑起人的骨骼。

米的一生是穿越整个夏季的。热，让
它们更加丰盈。父亲择稻种，一粒一粒地
挑。他把最好的稻子当成来年的种，那里
面有他的汗水和饱满的真情。

稻芽一直起身子，父亲的腰就弯了下
去，他在找秧苗里的野草。

我不喜欢插秧，腰都弯断了，还不见
功。父亲不，他能坚持下来，秧苗捏在手
里，心里已经看到了明亮的米。这是信
念，也是希望。父亲直不起腰，是他一直
对米保持恭敬的表现，劳损永远保持了劳
动的姿势。

米在水里养大。水是米的同胞姐
妹。分蘖（niè）、抽穗、扬花，米每成长一
步，父亲的头发就白一片。我甚至怀疑，
父亲的头发是米的根系。

米，喂饱了乡村。
衰落的老街有一家刘记米铺，早年很

是红火。老板守着一个大埠口，把各地的
米运过来，售给百姓。他的心不黑，米价
低，老百姓都去买。卖米的人，手上掌握
着乡亲的性命，自然会用米修德。心一
黑，米就变质了。

米，就是良心。
一个人喜欢上米，他就会被米俘虏。

米，在人的一日三餐里活着，把人养坏
了。糖尿病人被米惯坏了，只能把米当宠
物养在心里，米是他们身边的过客。更多
的人和米相伴终身。米，是穿肠的饱嗝，
有一股仙气。

父亲的米都含有他的汗水。米，是他
一辈子的伙计。他和米共生，米的热量让
他精神矍铄，他让米活出了人样。

米，喜欢变着花样养活人。可以熬
粥，可以做大米饭，可以做米饼，可以和菜
联姻，做出不同口味的食物填饱人心。

米，也会迷路。走不出来的米就变成
了酒。它会让人乐，让人哭，让人醉。变
成酒的米就是妖怪，让人成为鬼。

受过苦的人，米就是他们的命。
市场上的米都经过了美容，抛了光，

有卖相，好像没红火几年。吃惯了米的
人，开始返璞归真，老糙米又回来了。

米，有一颗透明心，和人心连在一起，
让这个世界永远不饿……

爸爸终于睡熟了。我揉
了揉发胀的双眼，看了一下手
机，马上就凌晨五点了。我站起来，
慢慢地活动一下酸疼的腰，可即便是
这样轻微的动作，也还是把对面的陪床
家属惊醒了。我抱歉地冲他摆了摆手，蹑
手蹑脚地打开房门，出了病房。

在医院陪床，每天面对着生病的亲人、
医生、护士，穿梭在医院的上上下下，整个
人一直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中，那根
弦总是绷得紧紧的，时刻警觉着。时间一
长，就生成了一惊一乍的紧张情绪，那种心
累和心酸是常人平时无法体会到的。

走廊里光线昏暗，护士站的灯光柔柔
的，给人一种心定的感觉。病区还算安静，
隐约听见危重病房里传出来心电监护仪有
规律的嘀嘀声；走廊尽头，夜班护士正在和
刚入院的病人及家属小声地交谈着。

走廊里摆满了加床、吊瓶架和氧气瓶，
挤成了一条窄窄的过道。对于陪床的家属
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躺下来好好睡上一
觉，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的家属和病人挤在一张床上，更多
的家属则坐在小马扎上，或背靠着墙，或趴
在床尾，凑合着闭会儿眼睛。每当病人发
出一丝声响或有人从身边走过时，哪怕声
音再轻，他也会立刻惊醒。

终于走到了楼梯间，地上竟也沉沉地
睡着几个陪床的家属，不时发出鼾声——
是怕自己的鼾声影响病人休息吧。

我轻轻推开窗户，一时间，清凉的晨风
扑面而来，叫人顿时舒爽了许多；深吸一口
气，这才发现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疼的。

这时，背后传来脚步声，我回头看去，
原来是危重病房23床的家属走了过来。
他来到窗下，使劲揉着眼睛，顺手从兜里掏
出一支烟，放在鼻子下不停地闻着。“在医
院多少天了？”我问。“十九天了。”“老人情
况还好吗？”“不好，已经下了四次病危通知
书了。”“你那情况怎么样？”“也不好，白天
又要复查了。”我们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
靠在窗边，默默地望着窗外。

几乎每天都会遇见抢救危重病人的情
况，对每一个陪床的家属而言，每每听到心
电监护仪的嘀嘀声，无不是一种煎熬。越
是此时，越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生命对生
的坚持，不放弃，决不放弃！而病人对生的
那种渴望，也化作心电监护仪的嘀嘀声，给
予每一个陪床的家属坚持下去的希望。

“我得回去了。”他说，“咬牙挺住啊！”
“谢了，你也一样。”

转眼天就大亮了。走廊热闹起来了，
陪床的家属们有的在活动着酸疼的身体，
有的忙着打水洗脸，有的开始准备早饭。

回到病房，爸爸还在熟睡。我用冷水
使劲地搓了一把脸，就轻轻地在床边坐下，
开始整理一晚的各种记录，等待着一会儿

交班护士来查房。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洛城随想 洛城笔记

若有所思


